
校慶雜憶

﹒泛的機械曾潤深

友聲編輯索稿，要我寫一些有關校慶的回憶。年老善忌，想捕捉過去久遠的印蓉

，總覺模糊飄i妙，難以描繪。因此對當年盛況，反無從著筆，而只能就有些邊際瑣事

，回各述感觸。

我最早參加的校慶，是民國十五年三十週年紀念。那時我剛進南洋大學讀一年級

，對當時典禮盛況，僅止於自禮堂門口張望，已不復記憶。好像有工業展覽會，有小

火車在校內行駛，我們新生只是以看熱鬧心情同沾喜悅而已。但其時局勢似不太穩定

，也有一些不確定的感覺。

說到校慶，使我想到那時我們常唱的校歌。雖不能全憶，試將不全之之校歌略述

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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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首校歌是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前的事 I交通大學九十年」一書所收的南洋

大學校歌是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的事。叮嚀「賞心實力J '即使在時代進步的今天，也

不無助益 O

民國十九年畢業以後，一直沒有參加校慶O 直到交大在台復枝，才有頗多機會參

加，尤以民國五十八年至七十三年一段時間較多O 往新竹校區參加校慶，開會聽演講

總會參加 O 早期幾年在舊校區，會場較小，大多坐在靠前面幾排，感覺很親切，同時

也感到創始之艱辛。後來幾年，會場已在新校區，規模宏大，我已是畢業五十年以上

的校友，常被請到台上兩旁去坐。雖欣於視野寬廣，也體會到老之將至。

參加校慶的另一面便是可遇到平時不常見面的校友，各自談談近況，或照些相片

留念。而且往往天氣好，校園景色宜人，足以賞心悅目。

台北新竹間交通便捷亦是引人樂於參加的誘因，其中尤以台鐵當時有專車接送，

甚為便利，後來幾年聽說已停止。近年鐵路常有虧損‘當然不能再胡平此種活動。但這

種小小特權所包含的溫情，也常足令人懷念c

說到照相及火車，我在民國六十三年七十八遇年校慶歸途中失落了一架照相機，

當時曾作一詩，投稿友聲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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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出後有同學電話告知台鐵台北站長室有通告招領照相機，可往一認，果失而復

得，也靠友聲、臺鐵和同學的協助。

最近十年以來，好像幾乎沒有走出台北，至於百年校慶，雖是一直嚮往的事。前

幾年就有幾f立在大陸及美國的校友相約屆時前往上海校區敘舊，並看看七十年來變遷

之跡。現轉眼已將到，卻恐怕不單上海不會去，連新竹校區校慶也無法參加，只有等

待在友聲上讀盛況報導了。

曾潤深學長攝於交大九十週年校慶


